
2024年9月24日 星期二 7责编：薛海霞 组版：刘花 校对：崔渼 一功

副刊部电话：2388253
邮箱：slrbfkb@126.com

[副 刊]

当初，余德利找唐大河赊鱼时，还是个
毛头小伙。

余德利瞅着池塘里游来游去的鱼儿，
对唐大河说：“唐哥，我刚起步，资金短缺，
你把鱼赊给我，我回头挣到钱一定还你。”

按理说，唐大河的生意，正做得风生水
起，像余德利这样的小鱼贩子，他完全可以
不用理会，一毛钱不掏，就想把鱼拉走，世
上哪有这等好事？

但唐大河觉得余德利很有眼缘，说话
又诚恳，便答应了下来。

余德利没鱼店，整天开着个三轮车走
村窜镇卖鱼，生意不见好，有时鱼没卖出几
条，死了的倒不少。到最后，他欠唐大河的
鱼款越来越多。

唐大河说：“兄弟，你这样不行，赚不了
钱的，你还是开个鱼店吧！”

余德利听罢，笑了笑，没说话。
这之后，好长时间，唐大河也没见到

余德利的人影。唐大河心想，这小子肯定
跑路了。跑就跑吧，做生意嘛，总有收不
回来的账。

可余德利又回来了。这次，他要唐大
河赊给他更多的鱼。唐大河才知道，余德
利最近在市里租了一间门店，要正正经经
做卖鱼生意了。

唐大河问：“你租门店，装修和设施的
钱哪来的？”

余德利不好意思地笑了：“朋友借了一
部分，银行贷了一部分。”他又说：“唐哥，你
说得有道理，得开店，要不赚不了钱的。”

唐大河还是没有拒绝余德利，又将鱼赊
给了他。而这次，余德利没再让唐大河失
望，半年多时间，就还清了唐大河所有的钱。

几年下来，余德利的生意越做越大，他
不仅扩大了门店，鱼的品种也增多了，还兼
营做起了海鲜。并且，将生意扩展到市里
的各大超市。

余德利时常对人说，他能有今日，得幸
认识唐大河。唐大河在他最难的时候帮了
他，是他的贵人恩人，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那一年，唐大河的儿子唐小宝，因为赌
博欠下一屁股债。债主叫了几个小混混，
堵在唐家要债。唐大河东拼西凑，钱还是
不够，最后就想到了余德利。

“借多少？”
“十五万。”
“唐哥，出啥事了？”
唐大河便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
余德利听罢，略加沉思后说：“唐哥，不

好意思呢，我最近手头不是很方便！”
随即，电话里传出了忙音。唐大河明

白了，余德利不愿意借钱给他。
唐大河无奈，卖了一方鱼塘，给儿子还

清了赌债。他也从心里疏远了余德利。余
德利几次约唐大河出来吃饭，唐大河都未
前往。

两个月后，唐小宝的毛病又犯了，偷偷
钻进赌场，这次借得比上次更多。唐大河
气得要死，骂唐小宝：“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成心要你老子的命啊！”

唐大河悔啊！早知今天，当初就不该
救这败家玩意儿。

唐小宝为了避债，东躲西藏，不敢露
面。唐大河也为此大病一场，可他的病还
没好利索，老伴却查出了癌。

唐大河领着老伴去西安就诊，不几
日，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就折腾光了，可老
伴的治疗，才刚刚开始。老伴拉着唐大河
的手说：“大河，咱回家吧，这医院，跟吞钱
一样，我不治了。”唐大河听后，不禁泪流
满面。老伴也流泪了，对头发蓬乱，胡子
拉碴的唐大河说：“你看这才几天，你都老
成啥样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回去，把鱼塘卖
了，一定要给你把病治好。”

“你把鱼塘卖了，以后吃啥喝啥？”余德
利边说边走进了病房。

“你来干啥？”唐大河冷冷地问。
余德利没有理唐大河，径直走到病床

前，说：“嫂子，您就安心治病，钱的事，不用
操心，有我呢！”

唐大河的老伴说：“兄弟啊，我就说你
不是不讲义气的人，你哥还不信呢！”

余德利笑笑：“嫂子，大河哥是好人，可
他救小宝的方式糊涂了啊。”

“你说得对！”唐大河的老伴附和着。
余德利又说：“哥，你这段时间照顾嫂

子挺累的，我找了一个人，你好好歇几天，
你的身体也要紧。”

“我能行，不要别人，花那钱干啥！”
“不用花钱。”余德利扭头，“进来，你还

不进来等啥呢？”
唐小宝低着头，满脸愧疚地走进了病房。
“你这逆子，我打死你。”唐大河要

揍儿子。
唐小宝跪了下去：“爸，我错了！您放心，

我以后保证跟着
余叔好好干，再也
不赌了！”

唐大河眼眶
湿了，瞅瞅余德
利，余德利笑着
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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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星

小时候在奶奶怀里标记的那颗星
偶尔可见
故乡的路越走越远

每一颗星都是人间的故事
不断重复不断丢失了自己
理想和感情一样
自己感觉越近，其实越遥远

那个永远回不到的起点
锚固着指向的星标

旧消息

喜欢在一个陌生城市，街道的转角
邂逅一座书报亭，阳光从斜顶或平顶
流淌，繁忙的人流慢了下来
来往的车辆放轻脚步

中年之后，喜欢翻捡一点旧消息
和解和妥协是热搜上的两个关键词
不再去记恨抢自己杂志的人
未寄出的信，尚有一丝余温

此刻，我正在西背街，路过
定格的邮箱和自行车雕塑
旧书摊上，老友的面庞早已泛黄
额头的一络长发，张扬的嘴角
一丝寂寥的微笑

独 坐

母亲在河边不停地挥起棒槌
流水一次次漂白

每一个独坐的日子
棒槌从久远醒过来
鼓声般敲打着我
有什么是不可洗涤的
疲惫、风尘、抑或是伤口

石头在流水中行走
故事自碰撞开始传诵
在夜间，月光洒在身上
偶尔会有，棒槌的敲击声响起

每一每一颗星颗星
都是都是人间人间的故事的故事（（组诗组诗））

冀志冀志刚刚

太乙路口，也是我的路口。
西安城角外南北伸出四条路，分别是

太白、太乙、太华和星火。东南城角向南直
对太乙山，也就是今天的南五台山，故名太
乙路。唐曾设台遥祭昭陵，以祭台为中心
形成了村落，取名祭台村。唐代李商隐的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中的“古原”便在这儿。

太乙路口是时尚与保守、烟火与政务
的界点，站在路口环望，东北临街星星点点
营业的破旧商铺，各式错落的招牌，隐匿在
杂乱的梧桐树下。东南灰暗的写字楼，花

里花哨的品牌服饰、餐饮，密密麻麻的球形
石墩圈出的小广场标榜着繁华。西南半开
放的祭台社区，算是最有人气的存在，商
贩、酒肆、小吃城，眼巴巴地盼着“上帝”的
莅临赏光，岂不知食客须历经楼道大妈、门
口保安半打量半好奇地审视，充满了烟火
气。西北密林里若隐若现的政务标识，伸
张着肃严的正义，朝九晚五族在频繁抬杆
中彰显着忙碌。

或许是上了年纪，坐在临窗街边的办
公室里，吹不惯空调，敞着窗。总能在急
促的鸣笛里抽出思绪，在高声喧哗的聒噪

里感悟生活不易，在斑斓的夜色里感受孤
寂，在烟熏叫卖声里品味酒色财气。一天
天，一月月，周而复始，分不清昨天与明
天，两点一线，百八十步，形同枯槁，神识
残留脑间。

无心之举做有为之事，何事？无趣之
行藏有趣魂灵，又是何趣？不知为何，也不
知何为。何年何月，又是何人，身处何地？
理解不了他人日复一日的坚强，谁知是否
无奈；理解不了车水马龙的繁荣，谁知是否
虚无。踏着寸金的寸土，感受过客的幸运，
归途有期，定是明日，也必是。

这个路口，有着繁华与破败，生活与期
许，像极了我的当下，期待与过往，躺平与
折腾。担忧着走进死胡同，再转身已无岁
月的施舍；担忧着驻足选择，又错过了老天
的眷顾。往前一步是对还是错，管不了，总
会有个结局。停不下，人生如逆旅，随波荡
漾尚不可取。

再看一眼太乙路口，再听一次口舌纷
争，再惊一天扎心的汽笛，在百态里追寻生
活的意义，在迷茫里索取着迈步的动力。
这是我的路口，来不及回眸，已过去。埋头
向前，不问西东。

太太乙路口乙路口
乐 天

在那遥远的新疆阿克苏，有我的亲
人。二十年前，小姨和姨夫几经辗转后，定
居阿克苏，至此，阿克苏这个地名便出现在
了我的脑海中。

西安和阿克苏虽然相距千里，但浓浓
的亲情可以消解路途的艰险曲折，可以跨
越高山大海，江河湖泊。每逢节假日，小姨
都会打来电话逐一问候我们全家人，只言
片语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田。后
来，进入微信时代，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和
小姨视频聊天，方便快捷又温馨美好。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一趟阿克
苏，当时正值暑期，机票难购，就买了火
车票，单程三千多公里，旅程三十多个
小时。在西安火车站坐上绿皮火车，经
过平原，越过河流，驶过高山，火车一直
向西，遥远的阿克苏在向我招手。当火
车穿梭在茫茫大漠中，我的耳畔仿佛响
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眼前浮现出当
年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各国友好往来
的画面。

过了敦煌，到了哈密，经过库尔勒，阿
克苏的身影更近了。终于，进了阿克苏火

车站，跟随滚滚人流出了车站，小姨一家早
早在站外接我们了，见我们出来，急忙迎了
上来，紧紧拉住我们的手，脸上笑成了一朵
花。姨夫说：“一路上辛苦了！走，回家，给
你们接风洗尘。”

坐在姨夫的新车里，我从车窗观望着这
座西部的边陲城市。宽敞整洁的道路延伸到
远方，笔挺耸立的钻天杨直插云霄，高大漂亮
的建筑气度非凡，身着维吾尔族服饰的姑娘、
小伙子充满了异域风情，冰糖心苹果、新疆灰
枣、大西瓜、哈密瓜等特产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小姨家，满满当当一桌子美食已
经备好，姨夫热情好客，恨不得将家里所有
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我们，席间大家谈
笑风生，互相敬酒致意。

接下来的几天，姨夫带我们外出游

玩。真是不到新疆，不知道天大地大。在
托木尔大峡谷，奇峰叠嶂，幽深寂然，红色
的丹霞地貌像燃烧的火焰，充满了力量和
气势。在帕克勒克草原，绿油油的鲜草娇
嫩无比，像给大地染上了一层绿色的颜
料，在蓝天白云下显得生机勃勃，牛羊悠
闲地吃着青草，雄鹰在展翅飞翔，远方的
天山若隐若现，那覆盖在山顶的雪洁白明
亮，给雄伟的天山平添了几分神奇。在刀
郎部落，园内那一棵棵胡杨，一座座雕刻，
仿佛穿越千年而来。在阿克苏老街，维吾
尔族同胞打起手鼓唱起歌，跳起新疆舞，
歌唱美好新生活，礼赞伟大祖国。我们边
逛边品尝当地的美食，新疆拌面、馕包肉、
烤全羊、手抓羊肉，独具特色的美食让人
流连忘返。

白天逛累了，晚上就回小姨家。一
天晚上，我们回来，客厅坐满了老乡，都
是在阿克苏定居的西安人，远离故土，出
门在外就是老乡。他们在阿克苏打拼出
了一片新天地，有的经营着超市，有的开
出租，有的做物流配送，在阿克苏买了
房，接来了妻子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个夜晚，听着这么多老乡用亲切的乡
音聊着故乡，也谈着阿克苏，我的内心平
静又激动，感叹着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异
乡，辛苦打拼，安家置业。阿克苏已经成
为了他们新的故乡，在这里，他们生活得
很快乐。

很快，阿克苏之行结束了，我从心底喜
欢上了这儿。祝愿阿克苏的明天更美好，祝
愿这儿的亲人和老乡们生活甜蜜幸福。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靳亚娟

他结满老茧的双手
在冰冷的石面上游走
一雕一凿
都是时间的低语

每次锤击，石沫如雪花飘落
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
那是石匠的汗水
也是大地的泪滴
他雕刻着，不言不语
心中却藏着山河的壮丽
从石碾、石磨、石佛、石狮……
每一块石头
都是他的画布
岁月流转，石头沉默
但他的匠心，永不磨灭
他赋予石头以生命
讲述古老永恒的故事

石匠，是大地的诗人
他的作品，成为文明的见证和传承

石 匠
辛 安

诗 潮

说说 天天地地小小

商商

洛洛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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